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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冬天特别的冷，冷得让人闻
而却步；哈尔滨的冬天又特别美丽，美丽得
让人羡慕；哈尔滨的雪特别的妩媚，像梨花
飘进千家万户；哈尔滨的冰雪分外的妖娆，
妖娆得让人嫉妒。

看吧！随着冬日脚步的临近，松花江
把往日绿色的柔婉妩媚化作通体透明的晶
莹，雪花仙子一场又一场绝美绝伦的缓歌
慢舞，把哈尔滨变成了粉漆玉砌的世界。

说哈尔滨冰雪神奇，还源于哈尔滨民间
故事中冰雪崇拜的传说，人们把四季轮回，冰
雪的复融复降，想象成太阳神赐予万物之能。
像《冰灯的传说》《雪花姑娘》等精美散文都以
大胆的想象，奔腾的夸张，赋予冰雪坚强美丽
的生命，表达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依，
共生共存的美好愿望和对冰雪的无限热爱。

哈尔滨的雪更有着鲜明的个性，有时飘
飘洒洒、纷纷扬扬，亦如哈尔滨人那样，豪迈
粗犷奔放，爽快热情大度。在九百年前的金
代，出生哈尔滨市阿城区的第四任皇帝完颜
亮，在词中就这一特点写得惟妙惟肖：“天丁
震怒，掀翻银海，散落珠箔。六出奇花飞滚
滚，平添了山中丘壑。皓虎颠狂，素麟猖獗，
掣断珍珠锁。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通
篇不见一个雪字，却把哈尔滨雪的飞扬壮观、
落地有声、飘然凛冽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

哈尔滨的雪有时又袅袅婷婷，婀婀娜
娜，柔情似水，温婉贤淑，如梨花杏蕊，悄然
地站在你的肩头，扑入你的怀抱，甚至顽皮
地拨弄你的睫毛，湿润你的眼帘。

而原本高冷的滑雪运动，短短几年内如
同王榭堂前之燕，飞入了平民百姓家，哈尔滨
的滑雪场由原来屈指可数的几家，到遍地开
花，争奇斗艳，为广大冬游者提供了撒野的所
在，驰骋想象的天地。大多数国人最初看滑
雪，还是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实际上
滑雪在东北有悠久的历史，早在隋唐时期，北
方人已把滑雪板当成交通工具，穿梭林海雪原
之中，滑雪更多地用于狩猎。史书记载，北室
韦人因“地多积雪，惧怕坑阱、骑木而行”，流鬼
族“以木广六寸，长六尺，施系其上，以践层冰，
逐及奔兽”，拔悉弥族“以木为马，雪上逐鹿”。

哈尔滨的冰灯可谓全国之最早，最具规
模，最有特色。这种北方冬季流传最早的民间
艺术，源于金上京完颜亮坐朝期间，那时每逢
春节、元宵节，宫中便置冰山为景，以鸟兽形制
冰灯以供观赏，史料记述粗略，却是冰灯的雏

形。后来松花江岸的马车夫和渔夫，为冬夜劳
作方便，常制冰灯以照明。冰灯一词最早出现
在康熙年间诗人傅山的《冷斋冰灯诗》中。

上个世界六十年代初，哈尔滨人首开先
河，在兆麟公园举办了冰灯游园会。那时的冰
灯脱胎于民间，制作工艺欠精湛，灯光简约，色
彩单调，规模说不上宏大。即使这样，哈尔滨
仍是一时间万人空巷来看冰灯，哈尔滨冰灯名
声鹊起，震惊了整个世界。于是，国内外游人
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有条件制作冰灯的地
域，纷纷来哈取经，哈尔滨冰灯引导了世界冰
灯艺术潮流。至九十年代末发展三十多年的
冰灯游园会，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世人对冰雪的
渴求，哈尔滨人乘势而上，打造了“冰雪大世
界”，一下子把冰雕艺术推向了另一个高度。
天上的、地上的、海里的，历史的、当代的、未来
的，中国的、外国的，宇宙的……鬼斧神工塑出
仙界之玉宇，奇思妙想，雕来蟾宫之琼楼。这
一盛景一鸣惊寰宇，美誉满五洲，荣获了“世界
十大奇绝景观”称号。

哈尔滨的冰上运动更是热火朝天，什
么凿冰眼取鱼，破冰面网鱼，什么抽冰尜、打
冰坡、支冰爬犁、狗拉冰爬犁，什么冰上芭
蕾、冬泳，等等。哈尔滨的冰雪饮食花样翻
新，冰雪风味小吃丰富多彩，像冰棍、冰点、
冰激凌，冻梨、冻果、冻柿子，还有别出心裁
的冰溜子挂浆……

哈尔滨的冰雪世界驰名，诸多中外游
人都把到哈尔滨看冰雪当做勇敢和荣耀夸
赞。北风像天籁圣音，或一丝一缕，或一股
一阵，或大或小，或高或低地吟唱着，冰雪似
五线谱上的音符，欢快地跳跃着、鸣奏着哈
尔滨冬天的乐章。

哈尔滨的冰雪还蕴化一朵奇葩——雾
凇，这种结在树枝上的冰花，洁白如玉，似梨花
清雅，如杏花飘逸，更像梅花傲骨铮铮，一串串
一枝枝，煞是好看，难怪有人赞叹道：“梅花绽
放万树银，此景唯见松江滨。”

哈尔滨的冬天成了如梦、如幻、如诗、
如画的仙境，疑似天上却人间。赏冰雪，亲
冰雪，玩冰雪，唱冰雪，咏冰雪，画冰雪成
为时尚。只要你置身这里，就会用每一寸肌
肤感受冰雪的澄明、凛冽的气息，在心灵与
大自然的纯净一同呼吸的过程中，获得快乐
和安详。更会体验到哈尔滨冰雪文化的理
念，点燃了火树银花的夜空，冰雪文化的柳
笛，把漫长的冬日吹得姹紫嫣红！

最是冰雪妖娆时 □唐飙

春节又要到了。当年一起到北大
荒去的知青朋友，又开始张罗一年一
次的聚会。一般都会选择在年根儿底
下，先在天坛的柏树林中碰头，其中一
个节目必不可少，便是大合唱，可劲儿
地吼几嗓子，仿佛歌声最能让自己回
到青春的日子。吼痛快了，然后去天
坛附近的餐馆聚餐，饭菜是次要的，重
要的是北大荒酒少不了，要从北大荒
驻京办事处买来带去的。北大荒酒是
纯粮食酒，60度，醇厚的香味，深刻的
浓度，都是北京二锅头无法比拟的。
就着绵延不断怀旧的话，几盅这样的
酒仰脖下肚，一下子便不可救药地跌
进了当年冰天雪地的北大荒。

在北大荒，寒冷的日子讲究猫冬。
一铺火炕烧得烫屁股，一炉松木柈子燃
起冲天的火苗，先要把过年的气氛点燃
得火热。即使是再穷的日子，一年难得
见到荤腥儿，队上也要在年前杀一口
猪，炖上一锅杀猪菜，作为全队知青的
年夜饭。同时，还要剁上一堆肉馅，怎
么也得让大家在年三十的夜里吃上一
顿纯肉馅的饺子。应该说，这是我们在
北大荒最热闹最开心的日子。

只是这饺子必须是知青自己动手
包。想想也是，我们队上有来自北京天
津上海和哈尔滨的上百号知青，指望着
食堂那几个人从年三十还不得包到正
月十五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那
时的口号。于是，分班组去食堂领肉馅
和面粉，后来也就乱了套，香仨臭俩的，

自愿结伴凑几个人，就去领馅和面。
那情景，很有些浩浩荡荡般的壮观，因
为食堂里没有那么多家伙什儿，大家
只好用洗脸盆打面和馅，人们在食堂
鱼贯出入，在知青宿舍和食堂之间连
接成迤逦的队伍，脚印如花盛开在雪
地上，再加上有人起哄凑热闹，一边大
呼小叫，一边敲打着脸盆，跟放鞭炮似
的，真的是好不热闹。

一直到把馅和面领光。后去的人，
只好领鸡蛋和酸菜，包素馅的饺子了，
或者索性等我们包好了饺子跑过来吃
现成的，美名叫做“均贫富”。

包饺子不难，一般人都会，不会现
学，也不难，即使包不出漂亮的花来，
起码可以包成囫囵个儿。最让大家兴
奋的是，男知青邀请到女知青加入到
自己包饺子的队伍里来。大家在语文
课本里都学过鲁迅的《故乡》，知道“豆
腐西施”，便将来男知青宿舍里包饺子
的漂亮的女知青叫做“饺子西施”。在
大家的嬉笑之中，“饺子西施”很是受
用地坦然接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男女一起，饺子包得有滋有味。在这
样包饺子中眉来眼去最后成为一对
的，还真的不乏其人。

最让大家头疼的是，没有包饺子
的擀面杖和面板。不过这难不倒我
们。大家各显神通，当成擀面杖的，有
人用从林子里砍下来的树干，用镰刀
把树皮削光；有人用断了的铁锹棒，大
多数人用的是啤酒瓶子；几乎目光一

致的是，大家都心有灵犀地掀开炕席，
在炕沿上铺张报纸，权且就当成了案
板。知青宿舍很大，一铺炕睡十好几
个人，一溜儿铺板长长的被大家分割
成好多个案板，擀皮的，递皮的，包馅
的，蹲在炕上的，站在地上的，人头攒
动，人影交错，都集中在炕沿上，炕沿
从来没有显示出那样的威力，一下子
激动得面粉飞舞，那饺子包出了千军
万马般的阵势。

饺子在大家嗷嗷的叫声中包好
了，个头儿大小不一，爷爷孙子都有；
面相丑的俊的参差不齐；但下到洗脸
盆里，饺子都如同灰姑娘突然之间发
生了蜕变，一个个的像一尾尾小银鱼
游动着，煞是好看。脸盆下是松木柈
子烧红的炉火，脸盆里是滚沸翻腾的
水花，伴随着大家的大呼小叫，热闹非
常，让好多人不顾饺子煮熟一半成了
片汤，照样吃得开心。

当然，大年夜里不能光吃饺子。
在北大荒知青的年夜饭里，主角除了
饺子，必须还得有酒。那时候的酒是
双主角，一是北大荒60度的烧酒，一是
哈尔滨冰啤，一瓶瓶昂首挺立，各站一
排，对峙着立在窗台上，在马灯下威风
凛凛地闪着摇曳不定的幽光。那真算
得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滚热的
烧酒和透心凉的冰啤交叉作业，在肚
子里翻江倒海，是以后日子里再没有
过的经验。得特意说一说冰啤，是结
了冰碴甚至是冻成冰坨的啤酒，喝一

口，那真是透心的凉。照当地老乡的
话说，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年
轻时吃凉不管酸，喝得痛快，如今让冰
啤落下胃病的不在少数。

那一年的年三十上午，队上的司务
长是北京知青秋子，知道这年夜里大伙
的酒肯定得喝高了，便开着一辆铁牛到
富锦县城，想为大家采购点儿吃的，哪
怕买点儿水果罐头也好呀，好让大家有
点儿解酒的东西，却只买到半麻袋冻酸
梨。那种只有在北大荒才能见到的冻
酸梨，硬邦邦，圆鼓鼓，黑乎乎的，跟铅
球一样，放进凉水里拔出一身冰碴后，
才能吃，吃得能酸倒牙根儿。但那玩意
儿真的很解酒，那一年的大年夜里，很
多人都喝醉了，都得靠它润嗓子和胃
口。喝醉了之后，开始唱歌。开始，是
一个人唱，接着是大家合唱，震天动地，
回荡在年夜的夜空中，一首接一首，全
是老歌。唱到最后，有人哭了。谁都知
道，大家都想家了。

想想，是四十六七年前的事情了，
遥远得仿佛天宝往事，却在北京每一年
年根底下大家的聚会中，一次次地重
现，近得触手可摸，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打油送给大家，纪
念我们那遥远的年夜和青春岁月：

青春最爱走天涯，年夜饭时偏想家。
乱炖一锅杀猪菜，闲铺满炕剪窗花。
冰啤饮罢风吹雪，水饺煮飞酒作茶。
醉后谁人歌似吼，三弦弹断弹琵琶。

北大荒的大年夜 □肖复兴

冬天，是被雪花说出来的。
雪，落在故乡，是那种势不可挡的倾倒，是覆

盖，是漫山遍野，是浩浩荡荡，是铺天盖地。于是，
雪成了屋顶，成了房檐，成了墙角的簸箕，成了窗
棂边上的老玉米和红辣椒。在故乡，各种各样的
形状都是雪的形状。

雪，落在眼前，在一盏路灯的周围织就了纤巧飘
渺的帘，从各种角度看过去，就是各种不同的故事。
人物，总是空白的，开端和结尾，总是重合的。于是，
我把自己写进了故事，在雪花翩然而至的亲吻中，我
寻找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冬天，雪，是唯一的期待。

曾经，有一些人，以朋友的名义，用最含蓄最深远
的方式吞噬了雪的心灵千百次，他们的名字，被写进
雪里就消失了。我曾经以为，消失的就是不在的，留
下的才是全部。就像下在过去时的那场大雪，春天来
了，雪融化了，蓦然回首，茫然的目光却都是在纸上。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
一杯无”，这是我喜欢的。三五老友围坐在火炉旁，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上几句一年到头的幽暗心事，天
色渐渐黯淡，雪花开始飘飞。这时候的雪，像是被
语言滋生的。所有的躁动都开始安静下来，所有的
疲累都变得静谧而安详，所有的期待都好像是为了
这一场雪的到来。一场雪，就够了。

是冬天注定了这场雪，还是这场雪，让冬天不
可避免？一个冬天是一幅画卷，而关于冬天的描写
是另一幅画卷吗？当我想同时拥有过去和现在，我
就同时丢掉了这里和那里吗？那么，那场雪呢？是
用文字提前把那一场雪降落，还是用宁静透彻的眼
神看着釉彩中碎裂的雪的图案呢？

冬天，是季节。雪，是节气。而我要描写的，是童
年就埋入我体内的无视寒冷的能力，就像一场雪。这
个冬天，有什么理由不去描写那一场雪？

雪，是人们投向这个世界的目光。
我看到这句话，就看到了雪，看到了先贤们眼

中的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千山
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
到”……雪，在文字里已经活了多久？雪，在这个
世界上已经活了多久？

在春天到来之前，草地是无边无际的雪白，在
春天到来之后，草地上的雪，就发绿了，抽芽了，而
草地，还是一片洁白。雪，被阳光品尝之后，就不
知不觉地化成了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雨水和秋天
的雾霭。“雪”这个字，比一切雪更真实。

我从一个寒冷冬日的梦中醒来，拉开窗帘的瞬
间，雪花，竟然从眼眶落下来，纷纷扬扬的，飘落在
我的稿纸上。雪簌簌地下着，比纸的声音更小。但
我仍然隐约听到，有什么停在空气中，摇曳着，一转
身就消散了。纸页翻着，盛在里面的，与其说是一
些词，还不如说是被藏在纸背后的一双眼睛。这一
场抚摸着字迹的雪，如果没有抚摸过冷峻挺拔或是
清新温柔，如何能读懂写在这里的一颗热切的心？

在故乡，一场雪过后，房子不见了，院子不见
了，路不见了，树桩不见了，电线不见了，甚至连雪
也不见了。只有苍茫的白，夜色的黑和灯笼的
红。红红的圆灯笼，是最传统的样子，点亮的时
候，像扑闪闪的眼睛眨呀眨的，挂在门边，挂在檐
下，有时是一只，有时是一串。

在这里，即使雪花急促而干燥地打在脸上，也
阻挡不住人们的奔跑和呐喊，每个人都是这个世
界疯狂的滑雪者，都会头也不回地冲下陡峭的坡
道。哪怕寒冷有朝一日会彻底潜伏进内心，哪怕
不久的将来已无力滑得更远，哪怕两颗小冰凌似
的眼睛多年以后不再闪闪发光。

雪，一种古老的气息。
雪的轻盈灵动，我之前，多少人描写过？关于冬

天，关于雪，大师们的描写已烂熟于心。那舒缓的节
奏，那素洁的纱衣，扬扬洒洒，与人无约，却也如期而
至。一场雪，一个过去的结构，使到处的期待蔓延到
此；一种激情，一种想念的疼，于是，书写就是经历，每
书写一次，都会揭示一种全新的情感。一个把一场雪
写上千遍万遍的人，雪里无尽的距离，就是一个人的
跋涉吧？雪，是一种听不见的天籁，但如果你在听，那
空灵的吟唱就会落入耳中，溶解在纸上，倘若天地是
一琴，那雪该是掠过琴弦的手指吧。

有一场雪
它在冬天等我

□闫语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喜
欢的食物则可能成为最实在的安慰，给饥饿的
人满足，给孤单的人温暖。

2016年冬，去绥棱采访，顺道与多年不见的
旧友秋红姐匆匆一晤。秋红姐塞给我一盒松子和
榛子。小兴安岭南端西麓的松子个大肉多，嚼起
来香甜酥嫩，很快就剩下一堆空壳。拿起一枚平
素不太爱吃的榛子，竟也颗粒饱满，嚼过之后，满
口余香。一贯标榜嘴不馋的我一下子喜欢上了榛
子，怎么解释呢，只能说是故乡的水土好，故人的
情谊真，所以，这山珍使我上瘾、依赖了吧？

除了味美，还能补脑、明目、养颜——工
作间隙，吃上几枚榛子成了我的习惯。每逢榛
子存货不多了，就心慌慌，直至淘到新货，屯
起来，才放心——这一点，像不像小松鼠呢？非
常喜欢一套绘本，里面有只可爱的松鼠叫小榛
子，他的冒险经历已经被我收藏，在紧张的工作
之余，偷闲吃颗大榛子，想着小榛子，让思绪飞到
童话世界溜一圈儿，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知道自己爱吃什么，并且能时常享受到，是
一种幸福。多年前，在我迷恋一种绿豆馅饼的
时候，博士朋友张英如是说。

2008年前后，在哈一百天桥附近，一长春老
板经营的绿豆酥是我的最爱。排队买上两斤刚
刚出炉，还冒着热气的绿豆酥，总是忍不住站在
路边就趁热吃上一个，酥酥的皮儿、甜甜的馅
儿，吃到嘴里，暖在胃里，甜在心里。偶然一次，
与那位老板短暂交流，竟得到一个坏消息：因为
在哈尔滨有些不愉快的经历，他打算放弃哈尔
滨市场，回长春。这对痴迷绿豆酥的我是个小
小的打击，那一段时间更频繁地去买绿豆酥，也
曾尝试代替哈尔滨的拥趸者发声，挽留那位老
板，直到有一天，哈一百天桥下，绿豆酥的招牌
换了，那独特的香和暖亦不再。

郁闷中，也找到过其他同类店铺，欣喜若狂
地买来，却大失所望——甜糯的绿豆酥成为记
忆，胃和心中同时写出大大的遗憾。一段绿豆酥
相伴的日子快速翻过，促使我得出一个结论：生
活看似波澜不惊，其实，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不论
主基调是快乐或悲伤，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生
活在不断变幻面孔。你所能做的，是不断调整步
伐，适应改变，最乐观的是，在生活此刻呈现给你
的五官中，涂抹进更多的轻松与愉悦，哪怕只是
一枚小小的绿豆酥或者大榛子。

作为一个博爱的吃货，吃东西不挑拣，但说
到水果，我会毫不犹豫地坦白：最爱葡萄。甚至
萌生了去新疆吃葡萄的想法。可直到现在，一直
是葡萄从产地经过长途跋涉到我的身边来，而不
是我跨越千山万水到新疆去看葡萄。可惜，很多
葡萄都是伴随着各种农药一起来的，不敢买更不
敢吃了，去新疆葡萄园，敞开了吃葡萄成为我的
理想清单中恒久不变的一项，不知何时能够实
现，就像因为喜欢鸡蛋果，想去海南，现在，海南
还是梦中的海南，天涯海角还在海角天涯；喜欢
巴西松子，皮薄、易剥、饱满、甜香，巴西在我的印
象中，仍止步于球王贝利的巴西……

曾经，食物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重要？《陆犯
焉识》中的饥饿少年为了填饱肚皮，和死去的囚
犯睡在一起，就为了冒领那份可怜的食物；一个
真实的事例是，一对恩爱夫妻好不容易结束分
居，聚到一起，却很快离婚，仅仅因为老公吃掉了
本该留给妻子的半块月饼……而今，食物大大地
丰富了，很多人每天为吃什么而发愁，能钟情某
种食物而乐此不疲，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吧？

儿时的章诒和曾替晚年的康有为二女儿康
同璧买过一次豆腐乳，康同璧拿出六个外国巧克
力糖盒，交给她一张便签，上面是形形色色的豆腐
乳名称，细心地叮嘱她去哪里买，每种豆腐乳放进
相应的盒子，不要弄混，一定多要些汤汁，甚至告
诉她，回来的路上，一定要挺胸抬头，想些快乐的
事，因为一路平端着盒子走，会很累。器宇轩昂地
走回来的路上，冬日暖阳，不谙世事的章诒和一下
子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
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
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吃，折射着生活态度，吃，蕴含着人生学问，
菜肴的酸甜苦辣咸，何尝不是人生百味中最经典
的几款！难怪有那么多大厨和美食家，哲人般高
深，如同此刻，初冬的东北大地般沉默不语，但皑
皑白雪下，种子发出喃喃梦呓，待春暖花开，他们
中的一些会疯长成好吃的食物，等着漫游的双脚
和多情的味蕾去采撷和品味。

循着喜欢的食物，于广袤的大自然中，千万
种食材里寻得喜欢的几味，想念的时候触手可
及，在这小小愿望的实现中体会人生安稳的小确
幸，我称之为“热爱生活”。

追寻美食
□季平

他们说，北国最冷要数大兴安岭，大兴安岭最冷
当数呼中。因为呼中是在兴安之巅上，那里是伊勒
呼里山脉的北麓，是一个海拔高、气温低、霜冻期最
长的地方，由此它被称为中国最冷的小镇。

说它最冷那可是名符其实。你看，这一年四季
里它只有3个月是无霜期，秋季未了它就来了霜降，
继而飘起了雪花，天已报春它还冰雪未融，依然有如
寒冬；从冬至到腊月，零下40来度的极冷气温屡见
不鲜有几十天，最冷时竟超过了零下53度，有人定
义它为高寒禁区；在那莽莽的山脉里，地下沉睡的大
都为永冻层，尤其是那个海拔1500多米的最高峰大
白山和次高峰小白山，常年积冰积雪，老远看去俨然
雪域高原上的那片冰山雪峰。

这呼中的冰雪情结，原来是这样的浓重。于
是，在那个洁白的冬日里，我走近了它。那是冬月
刚过，未及冬至，它却严寒逼人了，二十几度的零
下昼温使树枝上的冰雪变得晶莹剔透起来，很像一
簇簇银白的珊瑚，朗晴的天空中，洋洋洒洒的雪晶
在漫舞，偶有薄纱般的雪雾弥漫而过，轻轻吸口清
凉的空气，有股新鲜甜润的味道沁入心脾，那种感
觉真爽。天气看去寒冷，但是不觉凛冽，在这小城
的中心大街上，我走了个把钟头，不料它给我一种
寒冬中少有的温和。

“为什么温度这么低却不那么冷？”我有些不
解地问。

“您问到根儿上了，这就是我们呼中的特点，寒
冬却不寒冷，这是因为呼中少有那种寒冷的风。”那
位年轻的副区长说。“冬天寒冷是因为风寒冷，有了
寒冷的风才会觉得冷，我们呼中这儿到处都是山的
屏障，风到了这里不知不觉便柔和了。”

“但要知道，在这冰天冷地里呆久了，身上的热
量就会散发出去，那你自然就会感觉冷，这种冷是呼
中真正的冷。”他对冷还蛮有认识，说起来头头是道。

别说，再去感觉这风，果真是柔和的，它扑在脸
上温温顺顺，轻轻柔柔，似乎觉察不到它的擦脸而
过。我明白了，为什么呼中人不惧冷，穿梭在大街小
巷上像初冬一样，原来是这寒冷中有种温和在，它好
像特别理解呼中人，对他们有一种爱的善待，不然，
这呼中人怎么总爱走近这冬天！

呼中之冬给我的感觉是这般温馨。你瞧，那
山，那林，那树挂，那雾凇，那怪石，那红柳，那小
河，那小城，还有兴安之巅上的一次次日出日落，
以及变幻无穷的霞光朵朵，都让人觉得这呼中之
冬好个壮美诱人。

那是龙首洞的山峰。披着雪花，踏着没脚脖的
积雪，沿着蜿蜒的山路，我们攀上了那个山峰，有种

“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感觉。险峰下那个神秘的龙首
洞居然是一万二千年前的远古遗址，那里有旧石器
时代的大量遗迹发现，它是东胡、鲜卑、契丹、女真族
的摇篮，难怪它的山峰与众不同，有种雄奇。伫立它
的山崖旁，眺望眼下的兴安山脉，群峦起伏，无边无
际，小河蜿蜒，白雪茫茫，立时感到这伊勒呼里山脉
是那样广袤博大，它的胸怀无谁能比。他们说，在这
大兴安岭上，数呼中山脉最多，仅千米高山就有850
多座，它是山的世界，也是云海的世界。仔细端详，
那些山脉跌宕、山峰错落、山岭相依，有如波澜起伏、
浩瀚无垠的海，每当云蒸霞蔚之时，这里便是云雾缭
绕，烟波浩渺，山云相伴，亦隐亦现，恍若仙境再现，
成了摄影人追寻的一道最美风景。

那是落满奇石的山巅。人们叫它苍山。驱车沿
着平坦的山道盘旋而上，便是苍山的那片开阔地，从
这拾阶而上便登上了那片山巅。这山巅广阔别有洞
天，几千米的方圆里落满了奇异之石，造型惟妙惟
肖，但见那巨石庞大各式各样，有方，有长，有圆，有
扁，有立，有卧，石表光滑，其润如玉，石中还有珍稀
的古先民岩画，尽显古朴沧桑。那位镇长说，这巨石
皆属角宁砾石，是几亿年前火山岩浆喷发留下的产
物，是伊勒呼里山脉最古老的东西，如今它成了呼中
一大景观，那名字是这景观的最好诠释，“鹰嘴石”、

“增寿龟”、“西海巨鳌”、“金蟾望月”，“一线天”，叫得
贴切悦耳，尤其是“北国一柱”名好听石诱人，它只身
头顶巨石傲然而立，好一幅鬼斧神工下的天然意象，
奇异至极令人称绝。走在这山上山下悠长蜿蜒的木
栈道上，既可赏石，还可赏松赏山赏雪，赏那满山遍
野的雾凇与树挂，那种感觉犹同置身一片片珊瑚林
里，让人彻底领略了这最冷呼中的美轮美奂。

那是红柳依依的河畔。伴着河谷的延伸，它跌
宕起伏，绵亘无际，几乎要把这河谷两畔染红了，那
树梢红得就像一簇簇火红的高粱穗，那枝干就像一
株株亭亭玉立的白桦，红白相间相映生辉，与那白
雪覆盖的河谷，与那生生不息的潺潺流水，恰好构
成了一幅最美的画图。因其枝条泛红它被称为红
毛柳，可这红毛柳最多的地方就是呼中，呼中由此
成了兴安岭上闻名遐迩的红柳之乡。据说这呼玛
河之滨是孕育红柳的摇篮，你看，这红柳片片，始终
没离开这条河谷，这河谷显然就是它的家园。这呼
玛河就像浏阳河一样，九曲十八弯，穿越这呼中大
地，穿越这呼中小镇，穿越这呼中山脉，它让呼中增
色，多了生气与灵气。颇诱眼球的是在这般严寒
下，它却丝毫不惧天寒地冻，充满了活力，奔流不
息，用那潺潺淙淙的声音唱着欢腾的歌。

那是很有格调的小镇。四里来长的中心大街，
规划井然，不见庞杂，透溢着一种欧式格调，这格调
吸引着我的目光。那是临街两侧绿荫后的小楼，一
幢幢，一排排，楼层不高，样式洋气，很有品位，里面
的小区一个个也很温馨，楼群林立，配套不错，看出
了大山深处小城水平不差。他们说得好，我们就是
想要打造一种“岭上北欧”的风格，让这最冷的小镇
亮丽起来。果然，他们的气力没有白付，这么多的特
色与亮点，使它声名鹊起，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在那一个个参观中，让人感受到了他们奋进的脉
搏。他们视“冷”为文化，视“寒”为资源，视“冰雪”为
优势，开辟着旅游天地。忘不了那次在摄影之家欣
赏他们的大美图片，那可是锦绣山河、旖旎风光、壮
美无限，听说这样的图片就有10万余张，大都是名
家行家所拍，难得的宣传推介，不少南方城市看了震
撼；在镇上呼中二小博雅画苑里看到了那么多堪称
佳作的版画，大至老者，小至幼童，作画者上百人之
众，想不到呼中版画基地办得这样火；那位诗者姜红
伟也够执着，多年来收藏诗集数千册，小小的展室荡
漾着一种最冷小镇的蓬勃激情。这呼中尽管最冷，
但一种炽烈的文化氛围把它燃烧得火热。

我打心眼里称道这最冷小镇，更称道这些不
惧严寒坚韧坚守的呼中人，是他们让这个兴安之
巅小城放飞着美丽的梦想。

最冷小镇
呼中行

□胡世英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黑龙江的冰雪，总是充满梦
幻般的色彩。著名作家肖复兴回忆说：“那样的情景，是以后我再也没
有见到的。那是只有童话里才有的一种感觉。”银装素裹，晶莹剔透，
赏冰玩雪，战冰斗雪，享受寒冷，您和黑龙江的冰雪，有着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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